
□本报记者 李一然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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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我的记忆中， 一直在帮
助别人， 为他人着想。” 清明节前夕，
“扫桥爷爷” 窦珍的儿子窦孟显回忆起
父亲， 向记者说道。

窦孟显最近心里挺不好受， 因为
一年多前， 身体一向康健的父亲突然
坠桥去世， 半年后， 窦孟显的爱人也
因身患癌症去世。 “我深深地体会到，
一个人的孤独是什么滋味。”

“我慢慢觉得父亲挺了不起的， 他
没有因为孤独而消沉下去， 而是选择
了给别人干事 ， 义务扫桥 。” 窦孟显
说， 一个人的时间多了， 他用来思考
的时间也多了， 越想越觉得这老人真
是了不起。

其实， 早早的窦孟显就把自家的
一个房间准备了出来， 打算接父亲一
起同住， 但被老人拒绝了。 每每打电
话给父亲 ， 父亲总是说 ： “我没事 ，
我挺好的， 单位的事为重。” 回忆起这
段曾经频繁出现的对话， 窦孟显感触
颇深： “你说能没事吗， 他80多岁了，
生活中肯定有很多的不方便， 但他总
考虑要让我好好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
真挺难过的。”

在窦孟显看来， 父亲是一名普普
通通的工人，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更
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但让他
受益终生的是父亲从小就在他耳畔念
叨的一句话： 做一件事之前， 都要想
着别人， 别想着自己如何如何。

窦孟显小时候， 父亲在家门口捡
了一件衣服 ， 问来问去不知道谁的 。
为了早点让失主找到它， 窦珍骑着自
行车把衣服送到了派出所。 后来才知
道， 这件衣服是自家亲戚来串门时落
下的。 他又去派出所把衣服取了回来。
“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小事， 但我父亲
做事情就是这么认真， 可能换了别人
就不会管了。” 窦孟显回忆说。

“与父亲在一起的记忆总是会浮现
脑海， 能够将父亲的精神理念传递下
去， 就是对逝者最好的祭奠。” 窦孟显
在国网海淀供电公司工作 ， 他接过
“窦珍志愿服务队” 的旗帜， 立志将父
亲持之以恒做好事的奉献精神传下去。
他还带领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和青年
志愿者服务队的21名队员， 通过开展
涉电类延伸服务、 帮扶特殊群体、 参
与公益事业等多种形式传递着正能量。

“扫桥爷爷” 的儿子窦孟显
开展涉电类服务传承奉献精神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 通讯员 王洋 摄

父亲李连山早年参加工人运动 ，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洪流中， 为
了胜利，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 为了北
平的解放， 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以说他的一
生是革命的一生。 正如祭文所说， 解
放后他又为成立铁路总工会， 进行了
积极的筹备工作， 为铁路总工会的成
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父亲没有文化， 但他是工会副主
席， 不能落后， 要起带头作用， 榜样
作用， 他说别看我五十六岁了， 我还
不服老， 不能掉在时代的后头， 要迎
头赶上； 从第一届工代会号召学习文
化开始， 每天晚上请有文化的邻居来
家里教他认字， 每晚坚持学习三个钟
头， 用半年多时间， 从一个字不认识
到那时他能念、 能写八九百个字的人，
下了苦功夫， 到1950年9月， 他能看文
件， 写简单的发言提纲了； 1950年9月
30日铁路工人报发表了文章。

父亲李连山作为工人代表， 1949
年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过两次有20多
万人参加的大会， 两次登上天安门城
楼。 第一次是1949年2月12日的庆祝北

平和平解放大会， 第二次是1949年7月
7日的纪念 “七七” 抗日战争12周年暨
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大会。

1949年2月12日， 北平20多万人在
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北平和平解放 ，
父亲是大会主席团成员， 第一次登上
了天安门城楼。 他也是第一个登上天
安门城楼并发表讲演的工人代表。

当时北平有200多万人口， 参加集
会的就有20多万人。 1949年2月16日的
《人民日报》 北平版上刊登了大会的新
闻照片， 有父亲讲话的镜头。

父亲李连山是登上天安门并代表
工人讲话的第一人。 他在大会上没有
说什么豪言壮语， 却道出了工人阶级
的真心实意： “我们早先受压迫， 现
在解放了， 不受压迫了。 现在我们大
家要团结起来， 要多生产， 支援人民
解放军， 打垮敌人。 今天打国民党反
动派， 像打一个落水狗， 要叫它永远
不能翻身， 我们一定要解放全中国。”
此时， 父亲的态度特别明确。 他号召
大家要 “永远跟着毛主席走， 只有毛
主席的道路才是中国人民真正解放的
道路”。

追思我的父亲李连山
第一个登上天安门的工人代表

□本报记者 李睦 文/�摄

每年清明节， 在北京和平里医院
花房工作的吴来富师傅， 都要去昌平
扫墓， 祭奠他的父亲。 对于吴来富来
说， 父亲不但对他有养育之恩， 还教
会了种花、 养花和做人， 让他能挺直
腰板儿工作、 生活， 受人尊敬。

吴师傅今年56岁， 在和平里医院
花房养花， 已有30多个年头。 “吴师
傅 ， 人特勤快 ， 特好 。” 这是医院领
导、 职工， 对吴师傅的评价。 而这一
切， 与吴师傅从小受父亲熏陶， 身传
言教密不可分。

日前在和平里医院花房， 吴师傅
一边向记者介绍着眼前的各种花木 ，
一边讲述着他父亲之间的故事。

吴师傅说， “从他爷爷那辈儿就
养花儿、 养鱼， 并在安贞桥 （修三环
前叫甘水桥） 一带出了名。 一提养花
儿的老吴家， 没人不知道。 记得我七
八岁时， 我们家搬到了太阳宫。 家里
有一个很大的院子， 父亲在院里种了
很多种花 ，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荷花 。
那时还没修三环路， 我们家离一个小
河沟不远。 冬天河沟里没水了， 父亲

就叫我和他一起到河沟里挖河泥。 挖
出的河泥放在水桶里， 挑回家倒在院
子里晾一冬天， 河泥里的氯气慢慢挥
发掉了， 河泥一点怪味也没了， 开春
把河泥装进花盆， 用它养花儿， 花开
的特别艳。 我那时小， 不懂什么养花
儿， 但到了春天看到我种的花儿出头
发芽了， 心里也很高兴。 我们家守着
马路边， 过来过去的人， 看见院子里
的各种花儿 ， 都说太漂亮的 。 有时 ，
也有人进到院子里 ， 向我父亲说 ，
‘您养的这花儿太漂亮了， 来年您给我
一盆。’ 只要当时家里有， 我父亲就让
人家当时把花儿拿走 ， 不让人家等 。
我父亲养了几十年的花儿， 却从来没
卖过一盆花， 只要谁喜欢， 父亲就送
谁。 另外养花儿也需要知道很多知识

和技巧， 什么时候浇水， 什么时候撒
肥， 那结果是不一样的。 一次有人从
我家拿走一盆长得特好的花儿， 可没
几天就回来找我父亲， 问为什么花儿
都耷拉脑袋了？ 这时， 我父亲就详细
问人家浇了多少水， 撒了什么肥， 然
后把自己知道的养花儿经验， 一股脑
全倒给人家， 毫不保留。 尽管当时我
们家院子很大， 但因为父亲养花儿太
多， 冬天屋里摆满了花儿， 连睡觉的
床底下都是。”

父亲虽然已经去世20多年了， 但
他的那句话始终回响在吴来富的脑海，
让吴来富不断的钻研养花儿技能 。
“‘你现在干了养花儿这行， 就内行别
说外行话， 因为你就是干这个的。’ 这
句话， 我将永远牢记。” 吴来富说。

北京和平里医院职工吴来富
父亲的一句话让我永远牢记


